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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梦华录》中的宋代金银酒器
郑方圆  王玲娟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  401331）

[摘　要]《东京梦华录》为北宋孟元老所撰，记录了开封城上至皇宫贵族下至市井百姓的风俗习惯、节日庆典、礼仪体质、

文体活动等丰富的内容。其中记载的金银器皿以酒器和生活饰品为主，酒器又包括酒具和食具两种。本文将以注碗、盘盏、碟作

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其风格特征和演变历史，以及所反映的宋代社会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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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制造金银器的历史久远，金银器的种类复杂，大体可

分为饮器和生活用器，饮器占首要。饮器以酒器和茶器为主，

酒器的样式和类型最为丰富。金银酒器小类中注子、盘盏、

碟、银盂、酒瓶构成常见的宋代酒器组合。金银酒器的制作兴

盛于唐代，多为官造，使用者也限于皇室权贵；直至宋代，市

民阶层开始广泛使用，特别是银酒器。

一、注碗

《东京梦华录》卷四“会仙酒楼”，“凡酒店中，不问

何人，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文本

中“注碗一副”应指代注子与注碗，是北宋时期用于温酒的流

行组合器皿，雏形是唐代的注子（现也称执壶）。直至五代配

套使用注子注碗在皇室贵族间已然风行，顾闳中《韩熙载夜宴

图》开篇首段的桌案上和中段侍女端着的托盘上皆有表现，可

见此时注子注碗与宋代出土的实物已无多大区别。

注子注碗在五代、辽宋时期属高规格酒具，从多方文献记

载和同时期的绘画作品中都可得到印证，如《贵耳集》：“契

丹有玉注碗，每北主生辰，称寿徽考在御，尝闻人使往来，知

有此注，意甚慕之，自耻中国反无此器。”、“高宗南渡，有

将水晶注碗在榷场交易，高宗得之。”文中记载注碗是契丹先

有，这点有待考证，但可以确定的是注子注碗的制作原料是多

样的，除“玉注碗”、“水晶注碗”还有金、银、铜等材质，

此外便多为瓷制了。由这类稀有原料制成的注子注碗常用作赏

赐或进贡之用。

虽然注子注碗本属高规格酒具类，但在宋时都城市井间

却相当普及，且多为银制。《东京梦华录》卷五：民俗，“其

正酒店户，见脚店三两次打酒，便敢借三五百两银器。以至贫

下人家，就店呼酒，亦用银器供送。有连夜饮者，次日取之。

诸妓馆只就店呼酒而已，银器供送，亦复如是。其阔略大量，

天下无之也。”；又卷八：是月巷陌杂卖，“冰雪惟旧宋门外

两家最盛，悉用银器”。即有钱财不足者也可“租赁”金银器

皿。宋人尚用金银器的风气连僧人也未能免俗，日本僧人成寻

来宋后将自己说见所闻编撰成书《参天台五台山记》中卷四

记：“从梵才三藏房有请，即行向，点茶。果廿种，以银器备

之”、“文慧大师来请，即相共向房。以银器盛珍果八种并美

菜五种，飨羹五度，茶银五杯，银小器也”。据孟元老的描述

京城酒楼仅两人餐具价值就近百两，就算是一人也配以银盂盛

酒，“都人风俗奢侈”所用器具极尽享受，这般阵仗绝也只有

东京城如此了。

宋代注子流长而细，相较唐时注子短而粗的流嘴更能精准

地控制酒的流速和流量；曲柄上下与注子颈部和腹部衔接，方

便抓取。据《营造法式》记载“注子共高七寸，每高一寸即肚

径七分，两段造，其项高径，取高十分中以三分为之。”两者

在尺寸上严格的标准及要求，使其能完美契合。作为组合器皿

其造像或纹样往往相互呼应，以求形式和谐。

注子常见造型为长颈，肩部有折肩和溜肩两种，腹部有鼓

腹、直腹、瓜棱腹等；注碗口沿有喇叭形圆口和各式花口，如

葵花口、莲花口、菱花口、梅花口等，底足普遍为高圈足。二

者整体风格纤细柔美、清新雅致，相得益彰。此外，值得注意

的还有注子纽盖，五代时注子造型、纹饰单一，壶盖多为宝珠

式钮；进入北宋，注子注碗在各方面都有所提升，特别是纽盖

造型复杂化、趣味化，大致可分为像生花造型、动物造型两大

类，其中动物造型里蹲狮纽盖瓷制注子应用较多。

四川省彭州市出土的几件窖藏银注子注碗较具代表性：

双层莲花盖折肩银注子，器身无纹饰，柄残，注碗口为葵花型

口。纽盖为两层莲花形，往下为直筒形。曲柄与纽盖之间套一

圆环，功能是往注子注酒是取下的纽盖仍得以套在曲柄上。

象纽莲盖溜肩银注子和喇叭口银注碗，注子溜肩，造型饱

满，线条圆润流畅，注碗口沿为基础的喇叭口形。器身纹饰分

三层，第一层为三角蝉纹；第二层为一圈变形龙纹；第三层饰

一圈仰莲纹。注碗呈喇叭口形、高圈足、腹鼓，腹部两道弘文

之间为八组龙纹，圈足饰一周卷草纹，可见卷草纹常常作为附

属纹样装饰器皿。

凤鸟纹银注子注碗一套，注子与注碗通身满饰凤鸟纹搭配

缠枝花纹；缠枝花由莲花、葵花等组成，花朵和叶脉较大，与

凤鸟羽毛一样刻划有大量的细线。

注子注碗是北宋时兴的酒器，其最大的实用功能是温酒，

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即为何在北宋这一特定的时期最为流

行？又是如何发展成这样组合使用的形式的？

究其缘由，大致有几点：

一是，宋时人们日常饮用酒类笼统地可分为果酒、黄酒

和配制酒，其中以黄酒（谷物酿造酒）为主，市面上出售的

黄酒有酿造好压榨后直接装瓶的“小酒”也称“生酒”或“清

酒”，和再经过蒸煮的“大酒”又称“煮酒”，将酒加热后再

饮用并不是宋人独有的习惯，《北史》孟信传记“山中老人会

以犭屯酒馈之，信和颜接引，殷勤劳问，乃自出酒，以铁铛温

之，素木盘盛芜青菹，唯此而已。”我国从古自今都有温酒的

习俗，其目的在于古代酿酒技术有限，在蒸馏酒出现之前古人

多温酒来挥发酒中甲醇、醛、醚类等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再有

加热后酒香更加浓郁、口感香醇，还有驱寒暖胃之功效，长沙

唐铜官窑出土的注子上便有“酒温香浓”的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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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宋人喜饮酒，这时的售酒、制酒有一套从上至下

的完整体系，《东京梦华录》卷二“酒楼”对京中最大的酒楼

白矾楼有详细描述，并且“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

白昼通夜，骈阗如此。”“在京正店七十二户，此外不能遍

数。其余皆谓之‘脚店’”东京城中的酒店不论刮风下雨，全

天二十四小时营业，灯火通明、热闹非凡，官方直属的酒店就

有七十二家，其他小店更是数不胜数，从这两句就可窥见宋朝

强劲的餐饮业，饮酒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的娱乐活动。宋词中也

有大量有关喝酒的诗句，“式宴千钟酒，迷魂七日天。”、

“花围帝座重张幄，鳞上天钩曲赐杯。”、“朝饮三百杯，暮

吟三百首。”等，皇帝、士大夫及百姓均推动了饮酒风气的盛

行。

三是，宋之前多用樽配以勺舀酒，“元和初，酌酒犹用

樽杓”唐中后期出现新的盛酒器，但也未完全取代，如遇长时

间的宴会和饭局时从造型和使用上看樽和注子的保温性可见一

斑，而这恰巧又是不可或缺的。

因此，结合客观事实，唐代的注子逐渐演变为宋代注子注

碗组合使用，有其必然、合理的发展逻辑。注子在注碗中隔水

加热，不仅免去了反复热酒的繁琐，应用在酒楼和宴会上也是

极便利的，又满足了人们平时生活习惯和使用需求。

二、盘盏

在《东京梦华录》中，盘盏是与注碗一起出现的，它们

应是一整套发展成熟并配合使用的盛酒器和饮酒器，宋时与盘

盏并行的还有托盏和台盏，与注子注碗相同材质多样，有金、

银、漆、木、瓷等，寻常多瓷制，都为两件式，但三者在造型

和用途上有明显差异。

托盏由盏托搭配碗或盏组成，盏托又称茶托子，古人品茶

举杯时防烫手之用，其上部呈杯状，内部中空，方便取放盏杯

或茶碗。对碗、盏足径无特定要求，因此会有盏托和所置碗、

盏材质与风格都不一样的情况。四川彭州出土葵形银茶托搭

配斗笠银碗，茶托造型去菱花样式，素面无纹饰，这种形式更

多注重的是实用性，相对台盏和盘盏而言缺少美感和仪式感。

台盏和托盏之托相似，不同之处在台盏的托台是封闭的，台面

外沿凸出一圈托圈，形似倒扣的杯子，盏圈足正好与之相嵌，

增加了稳定性，孙机先生在其文章中表示“台盏是酒具的专

名”。托盏与台盏皆为高圈足，便与端拿、取放。

盘盏以浅盘承盏，托盏和台盏皆呈向上之趋势，独盘盏

向下，托盘内凹，配套的盏一般为高足盏或圈足盏，形制与

上述两者有显著区别。托盏、台盏侧重于功能使用，外观质朴

大气，几乎没有纹饰，即使有也是简单的花卉纹、回纹等，托

杯、盏的造型普遍为最基础的圆口和稍复杂的花口。而盘盏追

求美观性，重装饰，瓷制盘盏纹饰多运用刻花、划花、印花等

技法，金银制盘盏则是錾刻，纹饰繁冗多样，流行的纹样有动

物、花草、人物等。无论是造型、纹饰、工艺都能代表宋代的

超高水准。宋代的饮酒器较前代更为小巧精致，其主导因素是

造酒技艺的进步，酒精浓度提升，原多用碗具盛酒，量多喝得

快，主要也是因为酿酒技术的限制，酒的纯度底，故古人常用

“千杯不醉”来形容一个人的酒量好，虽有夸张的成分但也合

乎情理。而古人渐渐转用盏饮酒，目的为的是品酒，衍伸出的

积极或消极影响都丰富了中国传统酒文化。

侧面看，像注子注碗和盘盏这类贵族使用的高规格器具出

现在京城酒楼，且经常备有百十份供厅堂楼馆使用，样样准备

充分，不允许短缺一件，虽说是官方直属的酒店，也可觉察东

京城奢靡之风鼎盛。一方面商业经济的昌盛带来巨大的利益，

另一方面北宋末期世人过度纵情享乐、追求物质上安逸的社会

风气对其灭亡有直接影响。

三、碟

从古籍中的记录可看出，宋代婚嫁礼金银的使用是不可

或缺的，《梦梁录》中记载道：“且论聘礼，富贵之家当备三

金送之，则金钏、金镯、金帔坠者是也。若铺席宅舍，或无金

器，以银镀代之”“其女家以酒礼款待行郎，散花红、银碟、

利市钱会讫，然后乐官作乐催妆，克择官报时辰，催促登车，

茶酒司互念诗词，催请新人出阁登车”在婚嫁礼中不仅有金银

盘，还有碟类器皿，大都是银的材质。

碟，又作“揲”或“疊”，可分为盛装果茶、点心等小食

的承碟，也可以作为调和胭脂、粉饼等化妆品的妆碟。在用途

方面，宋时碟与盘区分并不十分明确，都可用作盛放鲜果、干

果、点心、肉干等小吃，只是碟还有妆蝶一类，较盛放食物的

碟更小。这里的盘与上文盘盏有所区别在盘盏用于盛托酒盏，

盘心有一圈凸起。

碟的形状基本为平底、弧腹，平折沿或花形敞口，碟的尺

寸一般为6-8厘米之间，深度通常也比盘更小，一般为0.5-1厘

米。多为局部纹样装饰，饰样的题材以折枝花卉或双鱼纹等吉

祥纹样为主，錾刻在盘心或口沿位置。

四、结语

在宋代金银器的发展过程中，最大的特点便是民间普遍

使用金银。在汴京的会仙酒楼，哪怕只是两人小酌，桌上的

金银器也近百两。宋朝南渡之后，在都城临安，酒楼奢华之风

更甚。《武林旧事》里，“和乐楼，和风楼，中和楼，春风

楼……每库设官妓数十人，各有金银酒器千两，以供饮客之

用。”在临安的官方酒楼，日常使用的金银酒器，每楼不少于

千两，甚至连夏天街头卖冷饮的小摊，提供给顾客的也是银

器，可见两宋的繁荣盛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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